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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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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于2006年夏季在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内进行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研究。通过9个样点的样方取样，分析了保护区内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种类、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 保护区内共录得大型底栖动物6门10纲112种，其中热带、亚热带分布的种类62种，温带、广温种46种，外来种4种；淡水生物22种，非淡水生物90种。(2) 各样点生物量（以鲜重表示）在1.31～346.05 g(m-2范围内，栖息密度为16～1136 ind.(m-2，不同生境之间的差异极显著。(3) 生境多样化、人为干扰小的样点(多样性较高，生境单一、人为干扰强烈的样点(多样性则较低。(4) 保护区内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差异较大，这是由不同生境的盐度差异造成的。聚类分析把该区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划分为淡水、河口、滨海3个生物群落，非度量多维标度排序更直观地显示了各个样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距离和相似的情况，并支持聚类分析的结果。讨论了保护区内大型底栖动物群落水平分布的特点及产生差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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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是地球上最富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之一，自热带赤道至两极地区均有分布，具有提供初级生产力、调节气候、调节氮循环、减轻洪涝灾害等作用[1]。由于生境复杂多样，湿地的动物群落往往呈现出很高的多样性[2]。大型底栖动物是湿地中最重要的常驻生物类群之一，具有移动性小的特点，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物质转化和能量传递作用。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特征和空间分布对环境变化具有显著的反应，常用于反映环境质量。鸟类与底栖动物的关系及动态变化过程一直是湿地研究的热点之一，如鸟类食物中底栖动物的比例[3]、鸟类捕食对底栖动物群落的影响[4]、鸟类分布与底栖动物群落生产力的关系[5]、底栖动物与鸟类之间能量流动动态[6]等，了解底栖动物群落的特征对湿地鸟类保护有着重要意义。广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处于我国候鸟迁徙路线区域内，分别于2005年、2008年被列入“中国水鸟之乡”和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现正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为湿地鸟类和生境，每年均有大量候鸟在此迁徙越冬，其中包括鸳鸯Aix galericulata、黑鹳Ciconia nigra、黑脸琵鹭Platalea minor、卷羽鹈鹕Pelecanus crispus、小青脚鹬Tringa guttifer、黑嘴鸥Larus saundersi等珍稀濒危水鸟。目前关于该区域的生物资源，仅有数不多的研究报道[7-9]，现有开展的研究亦主要集中在鸟类方面，对湿地主要生物群之一的大型底栖动物鲜见研究报道。本文对该区大型底栖动物种类、群落特征以及现存生物量进行了初步报道，为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的湿地资源合理保护、可持续利用和科学管理提供依据和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点概况

广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海丰县，总面积11590.5 hm2，下辖公平、大湖、东关联安围三个分区，公平分区位于黄江河上游，大湖、东关联安围分别位于黄江河的东侧和西侧入海口。该区地处北回归线南缘，属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境内主要河流为黄江河，沿海地区潮汐类型属不正规日潮混合潮。区内湿地类型丰富，主要包括水库、河流、河口水域和三角洲、水产养殖塘、红树林、滩涂、浅海水域等，湿地面积占保护区总面积68.34%。
1.2  野外取样方法
于2006年8月，在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鸟类觅食较为集中的地点设置9个样点，调查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图1）。在潮间带区域，每个样点分别在高、中、低潮滩设置2个0.5 m×0.5 m×0.25 m的样方进行定量取样用于群落分析，并在样方周围进行半定量取样；在非感潮河段或水田，设置6个与潮间带区域一致的定量样方，并进行半定量取样。取样时随机抛掷取样框，迅速拾取框内的动物，然后把底质挖入水桶内，最后带至岸边用0.5 mm的复合式筛筛取，分选后的动物活体保存于75％的海水－酒精混合液中带回室内鉴定、计数和称质量。同时现场测定各样点底质、水体理化性质（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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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地点和样点概况
Fig. 1  Sketch of the sampling sites in Haifeng Birds’ Nature Reserve
1.3  数据分析
表1  调查样点底质和水体理化性质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substrates and water at the sampling plots
	样点
	地点
	生境
	水体
	
	底质

	
	
	
	盐度
	pH
	含水率/%
	有机质TOC/(mg(kg-1)
	<0.01 mm颗粒含量

<0.01 mm (%)

	1
	黄羌河
	淡水河流
	0.00
	7.05
	6.26
	18.65
	24.38

	2
	联安围优冲村
	咸淡水鱼塭
	3.25
	6.79
	2.45
	28.58
	76.25

	3
	联安围大塭
	咸淡水鱼塭
	4.16
	6.50
	2.13
	13.24
	45.23

	4
	联安围梅陇农场
	水稻田
	0.00
	8.08
	2.69
	46.76
	65.21

	5
	联安围尖尾
	河口泥滩
	5.32
	7.21
	3.70
	22.31
	84.12

	6
	联安围东澳
	滨海泥滩
	15.21
	8.84
	4.47
	32.12
	88.52

	7
	大湖马宫养殖场
	咸淡水养殖塘
	8.52
	8.69
	1.34
	15.17
	19.16

	8
	大湖新置村
	河口泥滩
	7.76
	6.95
	0.30
	28.65
	16.31

	9
	大湖碣石湾
	滨海沙滩
	18.6
	7.96
	1.16
	8.22
	2.26


底栖动物优势度根据唐以杰和余世孝[10]的方法计算。群落的(多样性指数以物种丰富度指数（S）、Shannon-Wiener指数（H）和均匀度指数（E）表示[11]。群落沿一定生境梯度的变化速率和差异程度选取(多样性指数的Wilson-Shmida指数（βT）和Bray-Curtis指数（CN）进行测度[12]。使用Microsoft Excel软件建立“样方－种类”的二维矩阵数据库，导入Pc-ord（Version 4.25）软件进行群落聚类分析和非度量多维测度排序[13]。
2  结果

2.1  大型底栖动物的区系概况
本次调查共发现大型底栖动物112种，分别隶属6门10纲。软体动物门种类最丰富，达44种，其次为节肢动物门和脊索动物门，分别为34种、24种（表2）。其中优势种类（优势度Y > 0.01）为粗糙滨螺 Littoraria articulata,、光滑河篮蛤 Potamocorbula laevis,、疣吻沙蚕 Tylorrhynchus heterochaetus、沼蚓 Limnodriloides sp.和珠带拟蟹守螺 Cerithidea cingulata。在所录得的所有大型底栖动物中，分布于热带、亚热带的种类最丰富，为62种，占55.4%，温带、广温种次之，为46种，外来物种为4种。
在淡水生物中生活的22种大型底栖动物中，温带、广温性种比例较高，为15种，占淡水生物种数的68.2%。生活于滨海、河口区域的90种非淡水生物则以热带、亚热带类群较多，达59种，占非淡水生物的65.6%。外来物种共4种——口孵非鲫、大瓶螺、革胡子鲶和食蚊鱼均见于盐度较低的河涌灌渠或淡水生境中。各类群（门）中温带、广温性分布和热带、亚热带分布的动物种数差异不大，只有节肢动物门的热带、亚热带种占该类群的73.5%，分布于热带、亚热带海洋的短尾族占有较大比例。
2.2  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生物量、栖息密度和(多样性

样点1～9的底栖动物个体鲜重平均值之间的生物量差异极为显著（F8,36 =38.07>4.33, p< 0.001）。其中，样点5、7和8的生物量均较高，超过100 g(m-2，样点1和4居于中等水平，样点2、3和9的生物量较低，均低于10 g(m-2的水平。各样点间的大型底栖动物栖息密度差异也达到极显著水平（F8,45 = 64.14 > 4.09, p < 0.001）：底栖动物栖息密度最高的是样点6，每m2个体数量超过1000个个体，样点5、7、8的密度亦较高，超过100 ind.(m-2，底栖动物密度最低的是的样点1，仅为16 ind.(m-2。
样点5的物种数（S）最多（34种），其后依次为样点8、9、2、6、7、3和4，样点1物种数最少（8种）。Shannon-Wiener指数（H值）最高的是样点9（2.357），此外H值大于2.000的尚有样点1和5，H值最低的是样点6（0.431）。均匀度指数（E值）以样点3的值最高（0.842），样点1和2的E值亦高于0.800，E值最低的为样点6（0.152）（表3）。
表2  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发现的大型底栖动物
Table 2  The macrobenthic fauna found in Haifeng Birds Nature Reserve
	门、纲
	种类

	腔肠动物门 COELENTERATA
	

	珊蝴虫纲 Anthozoa
	日本爱氏海葵 Edwardsia japonica

	环节动物门 ANEELIDA
	

	寡毛纲 Oligochaeta
	沼蚓 Limnodriloides sp., 颤蚓 Tubifex sp.

	多毛纲 Polychaeta
	粗突齿沙蚕 Leonnates decipiens, 双管阔沙蚕 Platynereis bicanaliculata, 软疣沙蚕 Tylonereis bogoyawleskyi, 疣吻沙蚕 Tylorrhynchus heterochaetus

	蛭纲 Hirudinea
	菲牛蛭 Hirudinaria manillensis, 日本医蛭 Hirudo nipponia

	软体动物门 MOLLUSCA
	

	腹足纲 Gastropoda
	大瓶螺 Ampullaria gigas, 配景轮螺 Architectonica perspectiva, 纵带滩栖螺 Batillaria zonalis, 梨形环棱螺 Bellamya purificata, 珠带拟蟹守螺 Cerithidea cingulata, 中华圆田螺 Cipangopaludina cathayensis, 中国圆田螺 Cipangopaludina chinensis, 奥莱彩螺 Clithon oualaniensis, 粗糙滨螺 Littoraria articulata, 黑口滨螺 Littoraria melanostoma, 节织纹螺 Nassarius hepaticus, 肋蜒螺 Nerita costata, 线纹蜒螺 Nerita lineata, 齿纹蜒螺 Nerita yoldii, 紫游螺 Neritina violacea, 扁玉螺 Neverita didyma, 石磺 Onchidium verruculatum, 放逸短沟蜷 Semisulcospira libertina, 疣荔枝螺 Thais clavigera, 假奈拟塔螺 Turricula nelliae spurius, 棒锥螺 Turritella bacillum

	双壳纲 Bivalvia
	河蚬 Corbicula fluminea, 日本镜蛤 Dosinia japonica, 红树蚬 Geloina coaxans, 中国绿螂 Glauconme chinensis, 等边浅蛤 Gomphina aequilatera, 丽文蛤 Meretrix lusoria, 文蛤 Meretrix meretrix, 彩虹明樱蛤 Moerella iridescens, 凸壳肌蛤 Musculista senhausia, 纹斑巴非蛤 Paphia lirata, 翡翠贻贝 Perna viridis, 东方海笋 Pholas orlentalis, 海月 Placuna placenta, 光滑河篮蛤 Potamocorbula laevis, 杂色蛤仔 Ruditapes variegata, 僧帽牡蛎 Saccostrea cucullata, 咬齿牡蛎 Saccostrea mordax, 毛蚶 Scapharca subcrenata, 齿纹双带蛤 Semele crenulata, 缢蛏 Sinonovacula constricta, 湖球蚬 Sphaerium lacustre, 结蚶 Tegillarca nodifera, 船蛆 Teredo navalis

	节肢动物门 ANTHROPODA
	

	甲壳纲 Crustacea
	莫顿长尾虫 Apseudes mortoni, 白脊藤壶 Balanus albicostatus网纹藤壶 Balanus reticulatus, 蝎形拟绿虾蛄 Cloridopsis scorpio, 艾氏活额寄居蟹 Diogenes edwardsii, 脊尾白虾 Exopalaemon carinicauda, 平背蜞 Gaetice depressus, 淡水泥蟹 Ilyoplax tansuiensis, 斜方玉蟹 Leucosia rhomboidalis, 海蟑螂 Ligia exotica, 日本沼虾 Macrobrachium nipponense, 太平大眼蟹 Macrophthalmus pacificus, 红点黎明蟹 Matuta lunaris, 近缘新对虾 Metapenaeus affinis, 长足长方蟹 Metaplax longipes, 四齿大额蟹 Metopograpsus quadridentatus, 角眼沙蟹 Ocypode ceratophthalmus, 痕掌沙蟹 Ocypode stimpsoni, 粗腿厚纹蟹 Pachygrapsus crassipes, 墨吉对虾 Penaeus merguiensis, 球形拳蟹 Philyra globulosa, 锯缘青蟹 Scylla serrata, 双齿相手蟹 Sesarma bidens, 红螯相手蟹 Sesarma haemaocheir, 褶痕相手蟹 Sesarma plicata, 中华相手蟹 Sesarma sinensis, 角眼切腹蟹 Tmethypocoelis ceratophora, 弧边招潮 Uca arcuata, 北方凹指招潮 Uca borealis, 清白招潮 Uca lactea

	昆虫纲 Insecta
	真龙虱 Cybister sp., 东方蝼蛄 Gryllotalpa orientalis, 灰蜻（幼虫） Orthetrum sp., 褐蜻（幼虫） Tritremis sp.

	星虫动物门 SIPUNCULA
	

	方格星虫纲 Sipunculidea
	光裸方格星虫 Sipunculus nudus

	脊索动物门 CHORDATA
	

	骨鱼纲 Osteichthyes
	大弹涂鱼 Boleophthalmus pectinirostris, 乌塘鳢 Bostrichthys sinensis, 胡鲶 Clarias batrachus, 革胡子鲶 Clarias lazera, 栉鰕虎鱼 Ctenogobius giurinus, 裸项栉鰕虎鱼 Ctenogobius gymnauchen, 多线栉鰕虎鱼 Ctenogobius notophthalmus, 弓斑东方鲀 Fugu ocellatus, 食蚊鱼 Gambusia affinis, 舌鰕虎鱼 Glossogobius giurus, 鲦 Hemiculter leucisculus, 瓜氏鱵 Hemirhamphus quoyi, 鳓 Ilisha elongata, 短吻鲾 Leiognathus brevirostris, 静鲾 Leiognathus insidiator, 白肌银鱼 Leucosoma chinensis, 黑叉尾斗鱼 Macropodus opercularis, 泥鳅 Misgurnus anguillicaudatus, 口孵非鲫 Oreochromis sp., 前鳞骨鲻 Osteomugil ophuyseni, 弹涂鱼 Periophthalmus cantonensis, 鳗鰕虎鱼 Taenioides anguillaris, 细鳞鯻 Therapon jarbus, 银鲴 Xenocypris argentea


2.3  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多样性

基于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三个分区地理分布格局的不连续性，分别选取公平－东关联安围以及公平－大湖两条样带代表淡水—河口—滨海的过渡生境进行(多样性分析，由于样点4与黄江河水系隔绝程度较高，分析时未将其列入统计对象。各样点的(多样性指数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在公平－东关联安围样带上，样点1~2、3~5和5~6之间的βT值较高而CN值较低，说明以上样点的大型底栖动物无论在种类抑或数量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样点1~2之间因为淡水河流和咸淡水河口之间的生境差异较大，缺乏共有种，底栖动物群落差异最大；反之样点2~3之间的生境较为接近，底栖动物群落的βT值最低、CN值最高，两者之间的种类和数量上较为相似。在公平－大湖样带的样点1~7、7~8和8~9之间的(多样性指数统计结果说明该样带上4个样点底栖动物群落差异较大，其中样点1~7和8~9生境差异较大，相互之间没有共有种，两者之间群落物种和数量差异明显（表4）。
表3  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
生物量、栖息密度和(多样性
Table 3  The biomass, density and ( diversity of macrobenthic fauna of Haifeng Birds Nature Reserve
	样点
	生物量/(g(m-2)*
	密度/(ind.(m-2)
	S
	H
	E

	1
	12.84
	16
	8
	2.296
	0.810

	2
	1.31
	68
	17
	1.677
	0.807

	3
	3.65
	62
	10
	1.940
	0.842

	4
	14.78
	78
	10
	1.830
	0.795

	5
	213.63
	170
	34
	2.227
	0.631

	6
	38.07
	1136
	17
	0.431
	0.152

	7
	101.45
	250
	11
	1.213
	0.506

	8
	346.05
	488
	25
	1.748
	0.543

	9
	4.06
	32
	20
	2.357
	0.787


*生物量以鲜物质量表示
表4  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多样性
Table 4  (-diversities of the macrobenthic communities
	样方对
	共有种数
	βT
	CN
	样方对
	共有种数
	βT
	CN

	1-2
	0
	1.000
	0
	1-7
	0
	1.000
	0

	2-3
	4
	0.556
	0.506
	7-8
	4
	0.778
	0.043

	3-5
	4
	0.818
	0.057
	8-9
	0
	1.000
	0

	5-6
	5
	0.804
	0.017
	
	
	
	


2.4  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聚类和NMMDS分析
图2显示，在15％左右的相似性水平上，基于Bray-Curtis距离的等级聚类分析将本区的底栖动物群落划分为3组：样点1和4一组，样点2、3、5、7和8一组，以及样点6和9一组。样点1和4的底栖动物群落均由淡水生物构成，群落种类组成和数量上的相似性大于80%。样点2和3、5和7的底栖动物均为栖息于河口区域的广盐性种类，其群落结构无论在种类或数量上均较为接近，相似性大于90%，其中样点5和7之间的相似性比例是最高的。样点6和9的生物都是栖息于滨海的高盐种类，但两地分别为淤泥滩涂和砂质滩涂，生境差异仍较明显，底栖动物群落的相似性只有35%左右。NMMDS的结果亦把本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划分为3类，其划分结果与等级聚类分析的结果一致（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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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NMMDS散点
Fig. 3  NMMDS ordination graph of macrobenthic communities
3  讨论
3.1  大型底栖动物的区系特征初探
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内的淡水大型底栖动物分布于公平分区全境，以及联安、大湖分区与黄江河水系隔绝程度较高的养殖塘、水田生境内。在所记录的22种淡水栖息动物中，温带、广温性种类占15种，腹足纲、双壳纲、甲壳纲的全部，以及硬骨鱼纲的大部分种类均为全国性分布的种类，热带、亚热带种的比例较低。但是由于采样地点以保护区辖内区域为主，未有涉及周边众多的河川湖泊，而且对公平积水区的深水区域未能进行详细调查，对保护区淡水底栖动物的区系特征有待进一步考究。本次调查采集到非淡水生物90种，软体动物和节肢动物共68种，其中热带、亚热带分布的为47种，占这两个类群非淡水生物的66.2%，体现了我国海洋贝类和蟹类热带、亚热带分布占优势的区系分布特点[14,15]；其它类群的非淡水底栖动物均为暖温性或广温性的种类，缺乏北温带的冷水种。所发现的非淡水底栖动物区系可以划归为长江口以南沿中国大陆近海的热带亚热带区系。
3.2  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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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UPGMA聚类分析树状
Fig. 2  UPGMA dendrogram of macrobenthic communities
注：q 1~9依次为样点1~9，Notes: q 1~9 stands for Plot 1~9
河口区域具有很高的初级生产力，这使得包括底栖动物在内的众多生物类群具有较高的生物量[16]。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河口区域的底栖动物生物量也是较高的：生物量最大的地点分布在黄江河水系入海口的长沙港和烟港，数值高达213.63和346.05 g(m-2，高于同处于河口的崇明东滩[17]、温州灵昆岛[18]、深圳福田[19]、香港米埔[20]以及海南东寨港[21]的值。这两个样点生物量较高的原因是一些体型较大、具有贝壳的软体动物，如红树蚬该处的分布，体现了河口大型生物数量少、但总体生物量大的典型特征[22]。
联安东澳滨海泥滩的个体栖息密度在各个样点中最高，高于崇明东滩、温州灵昆岛、深圳福田、海南东寨港[17-19,21]，但低于香港米埔[20]；该处光滑河篮蛤密度达1100 ind.(m-2，达到热带地区平均1000~2000 ind.(m-2的水平[23]。联安尖尾、大湖马宫和新置村位于河口，珠带拟蟹守螺、疣吻沙蚕、粗糙滨螺等广盐性物种在该区域大量聚集。
根据半定量分析的结果，联安尖尾物种最丰富，泥滩、养殖水泥石墩、潮沟、岩石海堤的多样化生境使底栖动物类群也呈现多样化；大湖新置村多样化的潮间带生境同样具有该特点。物种最少的联安大塭和优冲村鱼塭的水环境相对较差，水体流动和交换较弱，底栖动物种类稀少。各样点的(生物多样性可归纳为3种情况：① 物种丰富，多样性高，种群数量均匀；大湖碣石湾、黄羌河和联安围尖尾样点属于这一类型；② 物种丰富，但多样性较低，种群数量不均匀。这一类样点物种较多，但某些种群数量优势明显，如大湖新置村和联安围东澳分别以粗糙滨螺和光滑河篮蛤占绝对优势，降低了其他物种对多样性的贡献；③ 物种较少，多样性较低；这些样点物种和种群数量均较少，多样性指数亦较低，如联安大塭、优冲村鱼塭、梅陇农场以及大湖马宫养殖场。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丰富度和功能群受几个主要因素控制：首先是环境因子，其中水体盐度在涉及河口、盐沼、红树林的众多研究中被列为影响底栖动物空间分布的首要因子[20,24,25]。其次是食物资源的可利用程度，食物来源的多样化程度、食物资源的丰欠状况往往是决定底栖动物群落物种多样性和数量的关键因子[26]。最后，人为干扰的程度和性质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18,27,28]。总体上，3个多样性较为丰富的样点具备以下特点：生境多样化，底栖动物食物来源多样化，浮游生物食性、植食性、肉食性、杂食性、碎屑食性生物兼有之[29,30]，而且与外界水体交换能力较强，环境开放度大，水质理想。大湖新置村和联安东澳物种虽多，但动物食性功能群相对单一，浮游生物食性或植食性类群占绝对优势，这可能是食物来源单一化所致。物种少、多样性低的样点，如鱼塭、养殖塘和水田，人为生产活动简化了食物链，而且化肥农药施用、水旱交替均对底栖动物栖息带来了较大影响，降低其群落的生物多样性。
3.3  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划分

根据(多样性分析的结果，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的底栖动物群落在黄江河水系的分布差异较大，两条样带底栖动物群落相似程度均较低，只有生境相似的大塭和优冲村鱼塭的群落相似度稍高，这一结论为UPGMA聚类分析以及NMDS分析所支持。UPGMA聚类分析把保护区的底栖动物群落划分为3组，包括淡水生物群落（黄羌河、联安围梅陇农场）、河口低盐生物群落（联安围大塭、优冲村鱼塭、尖尾，大湖马宫养殖场、新置村）和滨海高盐生物群落（联安东澳、大湖碣石湾）。
4  结论

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内共有大型底栖动物6门10纲112种，其中热带、亚热带分布的种类62种，占整体种类数55.4%，体现了本区地处华南沿海亚热带区域的生物区系特征；

（2）不同湿地生境内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数量特征差异极为显著，群落(多样性随生境复杂程度的增加和人为干扰强度的下降有上升的趋势；

（3）总体上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可划分为淡水、河口、滨海3个群落，它们在水平空间分布的异质性是由不同生境的水体盐度造成的。

（4）底栖动物群落的分布组成、丰度、多样性与植被、捕食者（水禽）的时空动态有密切的关联，反之底栖动物的生活型、空间分布亦影响着海岸水鸟的觅食策略以及生态位的空间排列状况[31]。关于海丰鸟类自然保护区的水鸟研究资料不多，底栖动物丰度和分布对鸟类的影响更是鲜见报道，今后还需对保护区内底栖动物与水鸟觅食、种群分布的相互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以期更好地进行湿地生境保护和大型底栖动物资源合理利用，开展海岸水鸟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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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crobenthic communities in Haifeng Birds Natur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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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crobenthic communities of Haifeng Birds Nature Reserve were investigated in August 2006. The macrobenthic fauna, biodiversity and biomass were sampled in nine sampling sites. The primary results were indicated as below: (1) 112 macrobenthic species, which belonged to six phyla and 10 classes, were recorded. Among them, 62 were classified as tropical or subtropical taxa, 46 were temperate or eurythermal ones. Four species were exotic. Then, 22 and 90 were also the freshwater and brackish / seawater inhabited species, respectively; (2) biomass (shown as wet weight) varied 1.31~346.05 g(m-2, and density ranged 16~1136 ind.(m-2. Data of different sites were statistically distinct; (3) (-diversities were higher in those sites of much diversified habitats and lower anthropogenic disturbance and vice versa; (4) water salinity resulted in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macrobenthos. The cluster analysis categorized the macrobenthic communities into groups of freshwater, estuarine and seawater. The difference of macrobenthic communities were displayed by 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ordination. Finally,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cause of macrobenthic community difference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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